
38责任编辑：王 觅 电话：（010）65389194 电子信箱：wybmeishu@sina.com 2020年5月18日 星期一世纪美术

端严大气 圆融自有
——评杨华的书法艺术 □赵炳鑫

悲悯之心创造艺术价值悲悯之心创造艺术价值
□□卢一心卢一心

杨华对楷书情有独钟，他以欧楷为根基，兼收并蓄，颇有

收获。与此同时，他还兼修篆刻与绘画，亦均有不俗表现。他将

唐人的正书修炼到雄浑方正，将篆刻修炼到精致古拙，将绘画

修炼到清新自然，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在宁夏的书法

艺术群体中，杨华以其带有标识性的楷书斩获了一系列重大

奖项，其作品20余次入选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

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枝灿烂之花。考察中国

书法艺术的历史不难发现，它是伴随着中华汉字古老悠久的

历史而变化发展的。作为一门古老的线条艺术，书法以其独特

的人文意韵展示着光彩夺目的魅力。书法艺术的传统如同巨

浪飞卷后形成的巨大漩涡，以其强大的吸附性让痴迷于它的

人们沉醉其间。杨华对书法艺术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认识。

他崇尚经典，师宗先贤，脚踏实地，继承出新，力求通过精微的

阅读和书写贴近那些古代优秀的书法家，力求从

他们的书法文字中把握这一古老传统文化的精

髓与要义，力求把书法的技法与一脉相承的文化

传统相融合，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心怀敬畏应该是每一位学书者应有的态度，

杨华也不例外。他说，对经典是必须要致敬的。如

果不老老实实地读帖、认认真真地临帖，不虚心

向古人学习，就无法“入其内，出其外”,就不可能

化古为今、有所创新。只有遵法古人、求其精要，

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性继承，创作的书法才不会

成为无根之浮萍、无源之渠沟。因此，杨华对中国

古代经典碑帖下功夫常临不辍，达到几近痴迷的

程度。他从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从博大

精深的书法艺术中获取创作的灵感，更加明白只

有脚踏实地，才能抵近艺术的自由王国。他虚心

向前辈求教，曾受教于康殷、张有清、卢中南、赵熊等书法家，

并得到过启功、孙其峰、刘江、王伯敏、杨鲁安、韩天衡、吴善璋

等指点和勉励，受益匪浅。

风格是一个书法家成熟的标志，是其性情学养的自然流

露。而风格的形成，又是一个书法家不断创新、提高自身文化

修养和艺术钻研的结果。杨华书法取楷书为是，兼修篆书。在

楷书诸流中，他钟情于欧阳询，几十年来潜心临写各种欧阳询

的碑帖，兼收颜褚的意味，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古希腊著名哲

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即万物皆数，数在

物之先，是万物的原型，万物都是模仿数，按照一定的数量比

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在

这里，数的根本属性就是“和谐”。杨华把这一理念贯穿于他书

法创作的过程中，做到审美的和谐，以和谐统摄全局。他的书

法作品有一种和谐之美，书法形象、精神和思想实现了有机统

一。他认为：“失去了这种能够感动人于字外的和谐，汉字就无

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了。”

杨华恪守传统书法的艺术法则，讲求运笔和结体，追求法

度之谨严、境界之卓越。他的书写状态不激不厉、从容不迫、沉

静平和，每秉笔必在圆正、凝神静虑，平正中见险绝，

由此形成的整体风格既超然物外，又从容不迫。杨华

的篆书在古朴沉静之中不失典雅庄重，楷书雍容大

度、笔势内敛。他不跟风、不取巧，能够别开一径，以欧

阳询为宗，又融颜真卿沉雄静远、宽严敦厚之风骨。在

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他广涉博取、融会贯通，形成

自己端严大气、圆融自有的独特面貌和风格。特别是

他的大字书法，气势雄宏，凛然不可冒犯，于法度之中

又出其法度之外，于守正之中见开合变化，于端严厚

重之中见正大气象。其运笔中侧并施、锋芒潜藏，结字

宽绰开阔、张弛有度，线质浑圆、沉实肥腴，墨色丰富、

燥润相间，敦实厚重，雄健大方，于宗法之中倾注了自

己的艺术追求与理想。然而，越是取得成绩后，杨华越

是对自己不满，因此更加勤奋努力。他深研古法，不断

探索，细心琢磨和领悟，在艺术追求上的苦心经营和

坚执诚守，使其学有所获、更上层楼。

创新是艺术的灵魂。杨华在注重整体和谐的同

时，还不断从魏晋小楷、南北朝碑帖以及唐人楷书元

素中汲取营养，在技法上求得完美，注重笔法多变和

藏露并用，又把自己的感悟融入其中，使其面貌出新、

平易近人。

书法是一种心灵的艺术，它往往被看成是自我的

表现，讲求的是一种自然与心灵、艺术与情操、人生

之境遇等方面的融会贯通。书法艺术的语言表达，

不但考验着书写者技法训练的功力，同时也表露出

书法家的思想意识、品德修养、创作理念和人生态度。汉代扬

雄便有“书乃心画”之说，余以为“字如其人”在书法上更具典

型性。书法是一种审美的艺术，这种审美如果仅仅是个人小

趣味，那肯定不会成为受众如此之广的一种文化现象。正因

为它有坚实的审美价值基础，才被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

正因为在它背后有一个长长的谱系，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

演进过程中心灵映照、神交已久，才熔铸为这个民族的审美

心理结构，成为共同的艺术审美追求。杨华对传统文化的研

习、对书法艺术的实践，让我看到了他对自己“内在性生活”

的高标准严要求。艺无止境，愿杨华继续努力，坚持追求的恒

久与耐心，不断攀登“无我之境”的艺术高峰。

对中国美术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就知道，一直

以来，中国绘画史审美诉求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以说基本是一致的，也很稳定。现当代艺术创

作者也大都停留在画“古画”，表面上画的是新

作，实际上是仿效古风古韵古味，并没有多少新

意，且媚俗之心毕现，甚至于审美理论和诉求也

难有新的大突破。

传统国画追求诗性，讲究简洁、拙朴、逸笔、

写意，讲究笔墨和韵味以及节奏的变化。于是乎，

“似与不似”被推为国画最美最高最雅之境界和

追求，且此审美诉求一出现便再也无法改变，后

来者以此为标准并奉为圭臬，从而趋之若鹜。不

可否认，“似与不似”之意境美学值得肯定和追

捧，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意境和诗意盎然

的春情涌动更是美到无言。问题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时代的推进，艺术之审美初衷被后来种种

因素所误导，从而导致众说纷纭、失去标准，笔墨

越来越理想化，画面感和画面语言也越来越简单

化，甚至变得线条生硬、墨韵苍白空洞，失去了原

本该有的诗意流动和内涵抒写。

当然，中国绘画种类繁多，笔墨丹青丰富，画

风画派异彩纷呈，南宗北派，百花齐放，工笔画精

巧细腻，青绿山水浓墨重彩，既讲究意境美学，也

讲究形式美学。但也可能因审美初衷被误导而使

其造型艺术要么显得太过讲究线条化，要么太过

讲究笔墨宣泄，缺少造型艺术的透视关系，从而导

致画面单薄、想象乏力，绘画语言和审美层次也失

去弹性。这正是值得思考并寻找病源的地方。

之所以会如此，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后来者

的自身美学素养沉淀不足。举个例子，何为“似与

不似”之意境美学和形式美学？由于后者自身美

学素养不足，随意曲解其为多样化或随意性，莫

衷一是。当然，多样化或随意性本身没有问题，笔

墨淋漓、千变万化确能创造出意境美学的不朽价

值。问题是真正的意境美学不只是在追求形式上

的美学意境，更应该追求综合素养之美学意境，

亦即国学修养。

《红楼梦》里有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

达即文章。”此乃处世经验，亦应为艺术创作之灵

感来源。话虽如此，何其深奥。何为“洞明”？何为

“练达”？尺度又在哪呢？这又与综合素养有关。也

举个例子吧，时下万千艺术学子，并不缺乏潜心

创作者，但为何总是创作不出好的作品呢？追究

本源，就是缺少生活经验和撷取艺术创作素材的

能力。生活是艺术的本源，这句话很多人都懂，但

为何往往不行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生活在生

活中的人并不懂得何为生活。

生活不只是指日常活动，以及柴米油盐和喜

怒哀乐，还包括怜悯心和三观的形成。从某种意

义上讲，一个缺乏悲悯心的时代是产生不了艺术

大师的。一个堪称艺术大师者也一定是个生活大

师，懂生活、懂人生、有悲悯之心，与草木有情、与

花鸟有爱、与山水相依恋。真正的艺术大师心中

一定有幅画，画中的山水、人物、草木、花鸟、虫鱼

等也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作品才

是好作品。但这又不是一幅画，而是艺术家的个

性、品德、修养和气质呈现。换句话说，通过一幅

真正的优秀作品一定能读到艺术家的悲悯之心，

而不只是形式美学。

的确，悲悯之心能创造艺术价值。那么，悲悯

之心又在哪里体现呢？又如何实现象在“意外”、

物景脱俗呢？有时候，把一幅画交给空白并不难，

难在空白处有故事，有线条和墨色可以看，能让

人读出千言万语，这才是象在“意外”之喜、物景

可以脱俗的地方。只要有悲悯之心，物景之间也

会有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所以说，艺术创

作一定要远离看客心态，否则便没有价值，更不

值得收藏。当然，一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除了要

深怀一颗悲悯之心外，还要懂得在画面上留给观

赏者一种春情涌动的暗示，这样艺术潜藏的魅力

就显示出来了。

美在日常。日常之美又在哪里呢？草木有情

之所以会勾起人们百感交集，靠的不仅是让人赏

心悦目，更重要的是寒暑的陪伴与呵护。荒凉之

景之所以也能让人产生美感，是因为有生命在内

部涌动着微光并露出耀眼的光泽，而这一切震撼

皆来自于悲悯情怀而非看客心态。有时候，画面

上一只狗的出现也会让人震惊，因为它在守候一

片土地和早已离家出走的主人，画中的烟火味和

人文关怀便由此呈现。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当下

抗疫题材作品的创作，这类作品之所以能让人感

动，就是因为从中能够读到创作者的悲悯之心并

发现日常之美。所以说，中国绘画的语言应该更

丰富一些，造境能力也应该更深刻，尤其要让境

中的故事“走出来”。如果只是停留在过去的“似

与不似”之间，那么不仅很难超越，还有可能误

入歧途、走向肤浅。

欣赏一幅国画，应如阅读一本书，或倾听一

种思想的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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